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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次看似平常的工作接待
却导致一名民警意外身亡、当
地公安局提出的赔偿标准为参
照“因公牺牲”、不签承诺书就
不予赔偿……在死者家属的强
烈质疑之下， 今年年初发生在
安徽祁门县的一起民警“喝酒
死”事件浮出水面。

７

月
２８

日，祁门县公安局与
意外身亡的民警朱�亲属就补
偿事宜达成协议并签字。 但随
后， 由于朱�父母没有明确放
弃对县公安局其他民警的民事
追偿权利， 目前县公安局已经
中止付款。

令人深思的是， 在中央八
项规定等层层严规之下， 公务
接待“喝酒死”已非第一次。是
什么致使公务接待酒风屡禁不
绝？又是怎样的“底气”让个别
公职人员顶风违纪， 并致人殒
命？

派出所超标准接待“交
流”，民警意外身亡

８

月
５

日， 记者来到祁门县
公安局了解情况。 该局相关负
责人介绍，

２０１４

年
１

月
８

日下午，

祁门县公安局金字牌派出所教
导员康光辉与民警朱�等

５

人
到本县闪里派出所进行学习交
流。当晚，闪里派出所在派出所
斜对面的铜锣湾土菜馆二楼包
间安排了“工作晚餐”。

据一位当事人介绍， 事发
当晚酒桌上， 共有金字牌派出
所和闪里派出所的

１３

人参加。

就餐过程中，除司机、值班民警
外，

８

人共饮“古井原浆”白酒
６

瓶、啤酒
１１

瓶。“就餐结束，朱�
下楼时突然往前倒， 同行的另
一民警没拉住， 朱�就侧着倒
了下去，头部着地。”

记者拿到的祁门县公安局
提供的“情况通报”材料显示，

事发当晚朱�先是被送往县人
民医院进行检查并抢救。因伤势严重，后被转往黄山市
人民医院。期间，县公安局两次从杭州、上海请来专家
进行会诊，垫支医药费

３０

余万元。在经过专家会诊宣布
朱�脑死亡后，

３

月
２６

日家属又将朱�转上海治疗，祁
门县公安局又陆续垫付医药费

６０

余万元。朱�于
６

月
１３

日去世。

事发
４

个多月之后，家属终于盼来了一份“不尽满
意”的处理结果。

５

月
２０

日祁门县纪委、县监察局做出处
理决定， 对没有正确履行管理职责的教导员康光辉给
予党内严重警告处分和行政撤职处分； 对闪里派出所
所长郑小武给予党内严重警告处分和行政撤职处分。

记者调查发现，这个“事关人命”的饭局还是一次
超标准接待。按照去年年底中办、国办印发的《党政机
关国内公务接待管理规定》，接待对象应当按照规定标
准自行用餐。确因工作需要，接待单位可以安排工作餐
一次，并严格控制陪餐人数。接待对象在

１０

人以内的，

陪餐人数不得超过
３

人。然而，事发当晚，金字牌派出所
来了

５

人，闪里派出所陪餐人数却达到
８

人，远超规定的
３

人。

想获赔偿先签“承诺书”

“我儿子历来是不愿意喝酒的人，为什么会这样死
掉？”朱�的父亲朱春久怎么也想不通。

事发后家属要求公安局调查事实真相， 给出书面
调查报告，并依法严肃处理相关责任人。但

７

个月过去
了，除了口头的三言两语，家属依然未能等到这份调查
报告。更令朱春久想不明白的是，县公安局竟然要求家
属放弃追究责任人的请求。

“孩子是参与领导组织喝酒才出的事情，我们为什
么不能追究相关民警及领导的责任。 县公安局要求签
署协议及承诺书才答应赔偿， 这不是变相剥夺我们的
权利？”对于县公安局提出的要求，朱春久表示无法接
受。

针对朱春久的质疑， 祁门县公安局政工监督室主
任张为民介绍说，朱�去世后，其亲属提出追究相关责
任人责任以及善后赔偿

３００

多万元等要求。经过多次沟
通协商， 祁门县公安局最终答应给予朱�亲属一次性
补偿

１３０

万元。

祁门县公安局局长汪华峰称， 对朱�之死是参照
因公牺牲标准处理。参照国务院《人民警察抚恤优待办
法》有关规定测算，因公牺牲民警的抚恤补偿在

７０

万元
左右。之所以给予朱�亲属一次性补偿

１３０

万元，“实际
包含了对涉事其他民警的民事追偿部分”。

“钱先由县公安局垫付，对涉事其他民警的民事追
偿工作，事后由县公安局执行。因此，在与朱�亲属达
成补偿协议时， 县公安局同时要求其亲属承诺放弃对
县公安局以及民警其他的申诉主张和赔偿要求， 并就
此签署承诺书。”汪华峰说。

还有多少谜团待解开？

７

月
２８

日，祁门县公安局与朱�亲属就补偿事宜达
成协议并签字， 但随后由于朱�父母没有明确放弃对
县公安局其他民警的民事追偿权利， 目前县公安局已
经中止付款。

北京大悦律师事务所郎克宇律师分析认为， 关于
１３０

万元补偿有两处疑点需要追问：一是祁门县公安局
所称对朱�参照因公牺牲标准赔偿，是否合规？如此高
额赔偿有何依据？毕竟《人民警察抚恤优待办法》规定，

人民警察死亡被评定为烈士、 被确认为因公牺牲或者
病故的，其遗属才可享受抚恤。二是祁门县公安局所称
为其他民警垫付民事追偿款， 是否合乎程序？“县公安
局是财政拨款单位，所垫付的资金哪里来？是否符合正
当行政流程。这些信息有必要向社会公开。”

专家们认为，在中央狠刹“吃喝风”的背景下，一些
部门以签订“不申诉”协议作为巨额赔偿的要求，实则
是为了平息舆论的关注热度。

安徽大学教授、行政法专家陈宏光认为，祁门此次
事件表明工作作风问题存在反复性和顽固性。 从中央
到地方劲吹“反四风”号角，但个别地方开始出现“上有
政策下有对策”“有令不行、有禁不止”的反复性苗头，

“落实八项规定必须要加强监督和惩戒，让遵规守纪成
为常态。”

（新华社合肥
８

月
６

日电）

危难时刻，他们挺身而出

——— 记奋战在抗灾一线的共产党员

大地震颤， 山河破碎。

６．５

级地震突袭而至。

危难时刻，有这么一群人挺身而出，肩负起带领
群众抗震救灾的重担，让党徽在灾区闪耀。

一个党员就是一面旗帜
“突发地震了，才更明白当支书的重要性。”

鲁甸县龙头山镇龙泉社区党总支书记唐正云
说，这里是震中地区，地震发生后，一时间满目
疮痍，全村

５０００

多名群众惊慌失措。

“大家快点撤离到广场，照顾好老人娃娃，

注意安全，赶紧转移，快，快！”灾情就是命令，唐
正云立即奔赴群众的居住区，一路狂奔，一路呼
喊。

“党员干部站出来，年轻劳力干起来，我们
一起帮助群众安全转移！”唐正云一边组织党员
干部分头救援， 一边想尽办法向外界发送受灾
的信息。

５

个党支部的
１２７

名党员和青壮年劳动力，

迅速投入这场突如其来的“战斗”中……

“快点回来救人啊，我们家有好几个人被埋
了。”唐正云的家人哭喊着打来电话，一次又一
次，但他没有顾得上自己的小家。“我哥哥、表弟
等死了

６

个人，还有
４

个重伤。”唐正云哽咽地说。

“唐支书，我们以后咋个办哟，房子没有了，

亲人也走了……”受灾群众向他哭诉。“老乡，不
要怕，我们活着的人一定要坚强，要团结起来开
展自救，党和政府很快就来帮助我们了，大家不
要慌。”唐正云说。

从地震到救援队进入的一个多小时里，唐
正云带领基层党员干部和群众徒手救出了

１５

个
被埋的群众，安全转移了

３０００

多群众。目前，唐
正云正组织社区的党员干部为救援队当向导，

安抚安置受灾群众。

灾情就是命令。鲁甸县发出《党旗飘扬党
徽闪耀让党组织的凝聚力和战斗力在灾区一
线升华———致全县党组织和共产党员的公开
信》，迅速发动基层党组织

９０４

个、党员
１２５３６

人，

投入到一线；巧家县发动基层党组织
１６８０

个、党
员
９６００

人，及时组织灾情排查，转移安置受灾群
众，妥善安排好受灾群众基本生活，最大限度将
地震灾害带来的损失降到最低限度。

“党员不带头，谁带头？”

记者见到龙头山镇龙泉村民委员会葫芦桥
村民小组组长宗朝禄时， 他两天两夜只睡了不

到
８

小时，仅草草吃了两餐饭。

宗朝禄在镇供电所打工，

３

日
１６

时
３０

分，他
正在龙头山镇翠屏村的一根电杆上抄电表。“感
觉天旋地转，太恐怖了”。冷静下来以后，他马上
跑进村子里，向村民们大声呼喊“地震啦，赶快
出来”。

他说，当时有好多村民被埋，就立即赶去跟
大家一起救人。当天晚上，他们从废墟里刨出来
３

个人，两个已经没了气息，一个受伤的，他们赶
紧往县城送。

伤员转运出去后， 他又和十多个供电所的
同事一起，抬了

４

台发电机到龙泉中学的抗震救
灾指挥部， 保障指挥部供电。 当天余震仍然不
断，为了防止次生灾害，宗朝禄又立即赶回村子
里动员老百姓从危房里搬出来。当晚，村里

１４０

多户
６００

余人分别转移到了
３

个安全地点安置。

为了让村民睡上一个安稳觉， 他又带上几
个人去附近的罗马口村民小组领物资， 一共领
到了

１１６

床棉被，

６０

张床，还有
３

捆胶布。人手不
够，他又叫上妻子一起背去挨家挨户发放。

８

月
４

日晚上
９

时左右，等所有物资发完了，

他才想起自己一天还没有吃过东西。等回到家
里， 他发现家人已经住进了篷布搭的棚子里，

和另外四五家人挤在一起。除了从家里刨出来
的粮食，已经什么都没有了，他只能白米饭拌
点酱油和盐，急匆匆吃了几口，就又急急忙忙

出去了。

到晚上
１１

时多，眼睛实在疼得罩不住了，两
天一夜未睡的他才拖着疲惫的身体回家休息。

但是他怎么也放心不下电力抢修，第二天一早，

又去翠屏查电，一直拼命干了
５

个多小时，才回
来吃了点粑粑喝了瓶水， 之后又赶紧将随手写
在纸箱皮上的发放名单誊写到纸上上报。

妻子多有抱怨，家里胞弟说，家里有事打电
话都找不回来人。提及家人，这个

５０

岁的黝黑汉
子沉默许久，才低着头说：“那有啥子办法，党员
不带头，谁带头。”

“母亲，我不是您一个人的儿子”

此次地震让龙泉村伤亡惨重。地震前一天，

龙泉村党支部副书记杨绍华刚把得了晚期肺结
核的

７３

岁老母亲送到鲁甸县医院安顿下来。

灾害发生后， 杨绍华没有来得及向母亲告
别，立即赶往龙泉，沿路参与救出受伤群众

８

人。

在参与救灾的同时，杨绍华联系上
６

名村民
小组长，安排抢险救灾工作，要求大家能救一人
是一人。

３

日晚
８

时，杨绍华终于到了骡马口自然
村，疲惫不堪的他又立即投入抢险工作中。

５

日下午
４

时， 记者在龙泉村骡马口安置点
见到杨绍华时， 他已经受命担任骡马口临时安
置点党支部书记，组织安排后勤保障工作，当记
者向他询问受灾情况和灾民安置情况后， 他才

想起还住在鲁甸县医院的老母亲。他避开我们，

悄悄地给母亲打了电话：“妈，对不起！我不是你
一个人的儿子，龙泉村需要我。”

在灾震区救灾一线， 像杨绍华这样的人还
有很多。

８

月
５

日，鲁甸地震后第三天，在龙头山镇光
明村临时安置点现场， 年已花甲的党员肖体高
一脸疲惫，仍然忙物资、搭帐篷。

现年
６０

岁的肖体高是光明村老街子村民小
组长，地震发生后，他忘记了自己严重的风湿关
节炎， 忘记了自己已垮塌的老屋， 一头冲出家
门，一户一户地喊着垮塌户主的名字，一连刨出
６

名遇难群众，还把两名重伤群众及时送往村卫
生所。

“老肖那个风湿关节炎非常严重，平时我看
他来村上办事，都是棍不离手，每走一步都是颤
巍巍的。地震那天晚上，仅为了送受伤群众，他
就接连跑了两趟。”在龙头山镇光明村临时安置
点现场， 光明村党总支书记谭德军提起老党员
肖体高，仍是满脸感动和尊敬。

地震当晚，将两名重伤群众安置好后，肖体
高又拖着伤痛的腿返回老街子村民小组， 先后
将
１０５

户
４１８

名群众集中安置到
５

个相对平整、安
全的位置。当夜，一场大雨倾泻而下。由于转移
及时，群众安然无恙。

（新华社云南鲁甸
８

月
６

日电）

灾难是检验党员干部作风的“试金石”

从转移救援群众到带领群众自助自救，从
冲到抗震一线到打通救灾通道……在灾难袭
来，群众的生命财产受到严重伤害时，党员干
部振臂而起， 在群众最需要的关键时刻站出
来、冲上去，真正体现了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
动的要求。

对于广大党员干部来说，为群众作表率既
是党章的要求，也是应有的责任。在危难之际
应该体现“主心骨”的作用，在关键时刻必须发
挥“领路人”的作用，以实际行动帮助群众解决

实际困难和问题，让群众的期盼有所回应。

灾难是检验党员干部作风的“试金石”，抗
震救灾是践行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的重
要考场。 葫芦桥村民小组组长宗朝禄迎着地震
跑进村子提醒村民快跑

,

青山社老社长李国发
不顾安危积极转移群众

,

沙坝村村支书李玉凡
克服困难连夜打通村里救援“黄金通道”……他
们没有豪言壮语，但面对考验不辱使命，勇敢地
挺身而出，充分发挥了先锋模范作用。

在青山社，在沙坝村，在鲁甸灾区的各个
村社，震不垮的是党组织，挺得住的是共产党
员。到灾情严重的地方去，到群众需要的地方

去，与人民群众心连心、共患难，共同应对抗震
救灾考验……一个党员干部的称号，让他们成
为群众的服务员，民情的传声筒，让群众有了
“主心骨”，也为抗震救灾和灾后重建工作增强
了战斗力。

鲁甸地震灾情严重， 抗震救灾任务繁重，

后期还将面临艰巨的灾后重建，更加需要党员
干部的凝聚力和向心力，也需要更多的党员干
部站出来、冲上去。“要让群众服你，首先要公
正，其次要带头。”

６４

岁的李国发道出了党员干
部的真谛。

从汶川地震到舟曲泥石流，一个个党员干
部成为突击队、救援队、先锋队，正是在党员干
部的模范带动下，我们战胜了一个又一个自然
灾害。抗震救灾还在继续，考验还在继续，需要
我们的党员干部继续深入救灾一线，继续发挥
党员干部的先锋作用、旗帜作用和堡垒作用。

（新华社云南鲁甸
８

月
６

日电）

□短 评

奔 跑 ， 为 生 命 护 航

快！快！快！

陆军第
１４

集团军某旅机枪连副连长任远扬
满头大汗，顾不上山坡上花椒树的尖刺，一路猛
冲。在他怀中，只有

８

个月大的男婴全身滚烫，头
上的纱布已被鲜血染红。

５

日，按照上级进村入户、搜救不留死角
的要求， 任远扬和

１６

名战士进入大山深处的
龙头山镇银屏村搜救， 发现三名重伤员必须
立刻下山救治：村民刘美花头部出血、右手骨
折，她

８

个月大的儿子艾明熙地震后被埋在废
墟下，被挖出后头部受伤、一直昏迷，当天早
上开始持续高烧。 还有一名妇女因腰部受伤
无法动弹。

“解放军，孩子的命就指望你们了，快救救他！”

年轻的母亲泣不成声。 任远扬迅速组织大家用竹
竿和绳索制作简易担架，将两名妇女固定好，然后
用毯子将孩子小心地包裹起来，抱在怀里。

“

１６

人分为
２

组， 每
８

人负责一个担架，

４

人
抬、

２

人在两边保护，孩子由我负责，出发！”上午

９

时许，一场与死神的竞赛拉开帷幕。

任远扬心里默默计算着：银屏村距龙头山镇
有
１８

公里的山路，由于地震造成塌方，许多地方还
要绕路，就算轻装简行，按正常行军速度至少要

５

至
６

个小时，但孩子不可能坚持那么久……

“扔掉土木工具和不必要的物品，只留下水
壶，全速前进！”一边下达命令，任远扬一边联系
旅指挥部上报情况。 旅长张体任立刻答复：“我
们负责协调直升机外送， 你们尽快将伤员送到
直升机降落点。”

为了降低快速进军带来的颠簸，原本由
４

人
抬的担架变成了

８

人抬。 山路绝大部分都有坡
度，一些地方甚至超过

３０

度，老兵们主动走到担
架靠下坡的一边， 因为这一侧需要持续托举才
能保持平衡。

漫山遍野的花椒树布满尖刺， 在官兵的脸
上留下道道血痕。

１９９７

年出生的新兵李宏强的
手掌不慎被扎破， 鲜血直流， 但他坚持不肯包
扎；上等兵李安义左手脱力使不上劲，依然不肯
休息，又换到右边继续……

１７

名官兵埋头前行，

只想能走得快一点，再快一点！

出发后一个半小时， 官兵们不得不停下脚
步：道路被山体滑坡完全摧毁，一边是悬崖，一
边是不停掉落的滚石，已经无路可走。任远扬立
刻带着中士冉启健和下士谭胤在前面探路。他
们
３

人不仅是队伍中仅有的党员，也是服役时间
最长的老兵。

一个方案迅速形成： 个子矮的战士半跪着
前进，尽量降低高度，个子高的战士高举双手托
着担架，从滑坡区域上方的山坡绕行通过。这样
的地形他们经过了

１０

余处， 尖石磨破了膝盖处
的迷彩裤。

１３

时
１０

分，

１７

名官兵运送
３

名重伤员到达直
升机降落点，医护人员迅速对小明熙进行救护。

当听到
３

名伤员生命体征平稳后，

１７

名官兵顾不
上脱下被汗水湿透的迷彩服， 拥抱在一起大声
欢呼。

降落点附近的灾区群众听说战士们用
４

个
小时将伤员从银屏村徒步送来，都认为这是“不
可能完成的任务”。

６８

岁的老人张进说：“只有解
放军才能创造这样的奇迹！”

（新华社云南鲁甸
８

月
６

日电）

8

月
6

日，在昭通机场，救援人员在转运
伤员。 新华社记者薛玉斌摄

“浑水泡面”属实 当前生活条件明显改善

——— 新华社记者实地调查“浑水泡面”真相

在媒体报道鲁甸地震救援人员因
缺乏净水， 不得不以浑水泡方便面之
后，另有媒体认为“浑水泡面”不实，更
有人直指“宣传造假”。真相究竟如何？

新华社记者调查发现，“浑水泡
面”一事属实，为当地群众在给养难以
进入震中的救灾初期给救灾人员送上
的热食。而随着道路逐步打通，救援人
员和当地群众目前生活条件已得到明
显改善。

引发质疑的“浑水泡面”图片拍摄
于
８

月
４

日的龙头山镇龙泉中学。 地震
发生后， 这里聚集了来自解放军、武
警、边防、消防、特警等多方救灾人员，

龙泉中学老师和部分村民也留在这里
当志愿者。那一锅带着泥沙的水，正是
志愿者们为救灾人员烧的。

“学校正在放暑假，但很多老师自
发回来了。从

４

日早上起，我带着大家
给部队煮点热的东西。”龙泉中学校长
李明响告诉正在这里采访的新华社记
者。

教师熊金华的女友杨云翠是当天
的煮饭者之一。“看官兵们太辛苦了，

我们着急，只能烧开水泡面，就用学校
食堂的锅搭了两个临时灶台。 方便面
有官兵自带的，也有我们学校的。担心
水不干净， 我还特意往锅里加了很多
生姜。学校里有些白菜，本来我切了要
炒，看到大家太饿了，顾不上，也直接
放水里煮了。”她说。

这些从自来水管接出的水因为掺
杂大量泥沙而颜色浑黄。所幸，这种状
况在龙泉中学救灾点并未持续太久。

志愿者蒋虹秀说：“

４

号早饭和午饭的
水都是浑的， 到了晚饭时就有从外面
拉进来的干净水了。”

对于第一时间赶赴灾区的救援人
员来说，“浑水泡面”是难得的热食。

震后
１０

分钟， 武警云南总队官兵
即携带各类物资装备向震中进发。随
先遣队第一批进入震中的武警昭通支
队政治处副主任胡河说：“山体滑坡，

道路严重堵塞， 距离龙头山镇还有十
几公里，车没法开了。全体官兵奉命轻
装徒步前进， 随身只带了一点矿泉水
和干粮。到达后忙着救人，没来得及、

也没有条件吃饭。”

陆续抵达重灾区的救援人员们经
历了相似的强行军。 武警云南总队宣

传处副处长罗祥富回忆说：“

３

日晚上
电闪雷鸣， 大雨倾盆。 救人是第一位
的，我们只能半路扔下车、扔下给养，

只求早一点到达灾区。”

这些早期赶到龙头山镇的救援人
员见证了“浑水泡面”一幕：当地群众
架锅烧水，各方救援人员排队泡面。

“我们部队去吃的人不多，不是嫌
脏，而是担心我们都去吃的话，老百姓
就没有吃的了。”武警鲁甸县中队中队
长康伟辉说。

４

日晚上起， 后勤物资陆续进入，

各救援部队和灾区群众生活条件逐步
改善。

武警救灾官兵
５

日开始吃上了热
食，住进了帐篷。

６

日凌晨，官兵们人力
运进净水设备，解决了喝水难的问题。

武警云南总队后勤部部长杨波介绍
说，随着道路打通，部队还将派来食品
冷藏冷冻车、野战淋浴车和运水车，争
取让救灾官兵三天内洗上热水澡。

“目前，救灾官兵的生活需求基本
已得到满足。”杨波说，尽管大宗物资一
度滞后于人员抵达灾区，部队仍以较强
的自我保障能力全力投入救灾任务。

（新华社云南鲁甸
８

月
６

日电）

□

新华社记者王立武张紫
赟

□

新华社记者刘永华黄明王德思

□

新华社记者刘新

□

新华社记者

□

新华社记者


